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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先秦时期作

为齐国国都，酝酿出了璀璨的齐文化。在漫长岁

月中，淄博大地逐渐衍生出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

文化、重商的海洋文化、陶瓷琉璃工艺文化、聊斋

文化和焦裕禄精神，它们共同铸就了齐文化“开

放、包容、创新、重商、想象力”的文化基因。这一

文化根脉横亘历史，在当下传承与转化，成为淄

博发展模式的核心精神内容。齐文化的魅力缘于

何处？如何实现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文化在城市未来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作家

厉彦林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审慎的史料考

证、深入的实地调研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在《齐风

淄火》中回答了这一系列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

追溯淄博千年齐文化根脉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的淄博，有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厉彦林运用历史的眼光描

写和记录，尊重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现场。他在书

中详细展示了齐文化的整体风貌和独特气质，为

读者呈现了百家争鸣、开放包容、尚贤重功的“泱

泱齐风”。

齐文化源远流长，在千年发展中逐渐汇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的同时，又保持了自身的独

特性。鲁迅在1934年给陈烟桥的信中指出，“现

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

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

之活动有利”。在中华文化的花园中，一种文化既

要与中华文化的整体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相一

致，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一种

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最本质的特征，越是具有特

色的文化，越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

《齐风淄火》以“齐风泱泱云飞扬”一句话概

括了齐文化的独特风貌，引发读者对那段气势磅

礴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的无限畅想。“齐文

化以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为

特征。”齐国立世800余年，发生过无数惊心动魄

的故事，诞生了无数流芳百世的明君贤相。厉彦

林深入历史，追述齐国古城的前世今生，以姜太

公立国、管鲍之交、齐桓公“一匡天下”、齐威王

“一飞冲天”的历史事件与诸子百家“稷下学宫”

论辩、孔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的文化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齐文化开放、包容、进取、尚贤的独

特气质。《齐风淄火》以齐文化为根脉，将盛开在

淄博大地的思想之花、文明之花一一勾勒在历史

的画卷上，雕刻在时代的丰碑上。

探寻齐文化之火的当代传承与创新

厉彦林不仅重视对齐文化的发掘和阐述，更

强调齐文化的当代价值，着意推动以齐文化为核

心的淄博文化之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厉彦林自述，要通过《齐风淄火》的创作为“齐鲁

文脉”添一把柴、续一把火。淄博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不仅有烧烤散发出的人间烟火，而且还有生生

不息、散发巨大魅力的精神文化之火。

“古老而伟大的齐文化穿越千年，不仅为淄博

这座古城留下了震撼世人的文物遗迹，更将其思

想和智慧世代烙印于市民的血脉之中。”厉彦林聚

焦齐文化在当下的传承。他写大商之道，强调淄博

商业文化“利缘义取”的经营之道，肯定它所奠定

的精神基因和血缘根脉，以及近现代以来，以淄博

周村为代表、具有开放创新气质的新“儒商”。在市

场化的竞争中，今日的鲁商群体依然传承和坚守

着“大商无算”“天下同利”的儒商理念，造就了淄

博“天朗气清”的“美善”商业环境。

厉彦林倾心于聊斋文化，仰慕蒲松龄的文人

气质和社会责任感。“蒲松龄为人、从文、做事面向

普通百姓，始终关心民生疾苦。”聊斋文化代表的

不仅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更为重要的是“刺贪

刺虐入木三分”。面对黑暗的封建制度和民不聊生

的社会现实，蒲松龄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倾听他

们诉说苦难的声音，关心民间疾苦，为百姓执笔，

替百姓奔走呼号。这种将百姓放在心上的民本精

神，在齐鲁大地上扎根开花。“县委书记的榜样”焦

裕禄从一个北崮山的少年郎，到兰考大地上的“焦

桐”，从“锄把子”到“印把子”，始终不变的是他为

人民服务的信仰。齐文化的熏陶、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共同铸就了焦裕禄这座精神信仰的不朽丰

碑。从聊斋文化到焦裕禄精神，传承的是浓浓的民

本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情怀。

放眼当下，淄博在2023年的“出圈”并非偶

然现象，而是千年齐文化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

机与活力。在涌动的浪潮中，淄博商家守得住初

心，坚持诚信为本，这是对以“义”为核心的商业

文化的传承；淄博政府及时谋划、整体布局，建立

“您码上说，我马上改”等即时有效的政策沟通机

制，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继承的是齐

文化中的民本精神，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

靠谁”的信仰之问。千年齐文化深深扎根于淄博

这片热土，在不断传承中实现创新，开放出璀璨

的文化之花。

以文化为中心的城市传记体写作

城市是复杂的综合体，包括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内容。选择何种角度为城

市作传，决定了作品的独特面貌，这也是《齐风淄

火》的创新之处。厉彦林以齐文化为抓手，以淄博

烧烤爆火现象为切入点，融合宏观与微观，深入

挖掘城市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背后的

深层文化原因。全书结构严谨，各章在内容上相

对独立，又在创作意图上一脉相承，整部作品浑

然一体。

《齐风淄火》的每个篇章都聚焦于齐文化的

重要标志。全书九章分别分析淄博烧烤、陶瓷文

化、聊斋文化等齐文化具体内容，在这些具体表

象背后，始终有一条文化线索贯穿其中。厉彦林

以齐文化统领全篇，各章节都围绕着齐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进行。从社会热点切入历史文化，又从

历史中走出，一步步接近当下，整部作品在结构

上像一座秩序井然的齐文化博物馆，读者在阅读

时，跟随作者一步步走入历史深处，又逐渐体悟

到齐文化那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从叙事视野来看，《齐风淄火》超越了时下非

虚构文学作品的流行模式，将宏观视野与微观分

析有机融合起来。作品中既有淄博烧烤、海岱楼

钟书阁、周村古商城等微观文化案例分析，又富

有历史感和现实感，在追溯齐文化根脉、探索文

化发展道路和应用路径上具有宏阔视野。《齐风

淄火》将齐文化的整体特质、历史渊源与淄博文

化发展、应用的具体案例相结合，使得整部作品

兼具历史厚度、思想深度和时代高度，既回答了

宏阔的文化命题，也具体且细致地将文化带回到

社会现场，建构了富有诗性的叙事形态。

总之，《齐风淄火》是一部城市之书、历史之

书，更是一部厚重的精神之书、文化之书。厉彦林

以淄博千年齐文化为主线，不仅向读者展示了齐

文化的精神内核，更聚焦齐文化在当下的传承创

新，呈现了淄博模式的价值所在，为淄博描绘了一

张生动画像，彰显了齐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为新

时代中国城市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案例。

（宋英超系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丽军系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故事趣味与人性之谜故事趣味与人性之谜
——谈《天堂客人》影视改编的可能性

□□俞春放俞春放

王霄夫《天堂客人》的问世，使得“血脉三部

曲”终于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从《上海公子》到

《六尺之孤》，再到《天堂客人》，“血脉三部曲”将

故事背景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杭州为中

心的地域范围，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中书写暗

流涌动的众生相，同时也创造了三个个性、境遇

迥异而又似有所关联的人物形象。

作为三部曲的终章之作，《天堂客人》巧妙融

合了意识流、生活流叙事以及精神分析等元素，

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界限，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

读体验。徐洲赤在评论中指出，这部小说是对读

者的一场愉快的“冒犯”，这种冒犯首先“是指对

读者阅读经验的颠覆与挑战，进而将读者逼出某

种阅读舒适区”。而当我们进一步进入故事内核，

去考察作者的创作动机和隐秘想法时，会发现一

场更有趣味的冒险。

故事之趣

罗伯特·麦基在他的电影编剧经典之作《故

事》一书中，开宗明义阐释了故事的重要性。在第

一部分“作家和故事艺术”里，他提出了亚里士多

德在《伦理学》中提出的那个古老问题，即一个人

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指出人类一直在基于哲

学、科学、宗教、艺术等学问来寻找答案，但无论从

任何角度，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或许故事可以加

以解答。同时他借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和剧作家

让·阿努伊的话，说出“故事是人生必需的设备”

“小说赋予人生以形式”这些一语中的的观点。

影视作品的核心就是“故事”。作品要展示的

是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他们为什么需要它？怎

样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面临的阻力和辅助是

什么？后果如何？这些因素串起了故事。讲一个好

故事和把一个好故事讲好，就是一个讲述者所面

临的问题。这就涉及故事趣味的问题，一个有趣

的故事足以使一部影视作品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故事趣味主要体现在故事内容的话题性上。

话题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的来源于热门的现实

问题，有的来源于对人与世界的关注，也有的可

能来自故事本身所提供的奇观性。在我看来，《天

堂客人》的话题性主要体现在呈现了历史转折点

上的选择。对于包括小说、影视剧在内的叙事作品

而言，将故事框架放置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是一个

恰当的选择，因为人物将面临时代风云带来的冲

突，个人内在的复杂性更是平时所不能见。这些冲

突既是使叙事得以推进的内在动力，也是读者和

观众的兴趣所在。

在《天堂客人》中，这首先外化为一个谍战故

事。不算人物前史所涉及的时间点，小说将一个

庞大的叙事构架纳入到10年时间中，从容不迫

地叙述历史大背景下的生死博弈。这个谍战故事

始终疑影重重，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情报送出

去了，杭州迎来了解放。至于具体是什么情报、怎

么送出去的、哪些人是地下党员、主人公到底是

个什么样的人，等等，在小说中均无明示。有意思

的是，这不仅没有使小说叙事变得混乱，反而因

其“暧昧”，更为吸引读者的视线，使他们从一开

始就急于去弄清楚这些问题，在关注怎样把情报

送出去这个所有同类叙事作品都会处理的动作

线之外，更把关注重点放在事件背后的“是谁”和

“是什么”上，更为关注事件背后的复杂因素及人

性之谜，为阅读与观看增添更多话题性。而与谍

战故事的退隐相关联的，是爱情故事与职场故事

同步登场，成为前景故事。乱世的爱情本身就充

满话题性，而与谍战故事相叠加后，自然又多出一

份令人牵挂的情愫：儿女情长会不会影响人物的

抉择。也正因此，对于谭杭丽这个“反派”，我始终

抱有好感，将她看作跟其他女性一样指引主人公

伏申成长的“永恒女性”，对于她意外落入钱塘江

被潮水卷走总是心有不甘。职场故事的趣味则在

于那些小机灵、小嫉妒、小动作，谍战故事并置在

一起后形成反差，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急于

一探作者在营造这种反差背后对历史的思考。

这三层故事放在一起后，形成了一种奇特的

效应。它们不是三层故事的简单相加，谍战因爱

情的加入而更加扑朔迷离，爱情因谍战的存在而

更富质感。在这两者背景下的职场故事则显得尤

其可笑，让人不由得对历史做更多的沉思。

叙述之味

叙述本质上是场游戏，因其对时间的变形，

使得原本依次展开的事件变得曲折有致。《天堂

客人》在叙述上的趣味，主要体现在作者把长达

十年之久的故事时间凝聚在很短的时间段内，悬

念引而不发，充满张力。这种从临近情节高潮处

入手的叙述手法，因其密集的信息量而把冲突推

到极致，具有极强的戏剧性，可以说是影视创作

中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

我们可以从其对空间的处理来一探究竟。相

较于影视作品对空间的展示，小说通常更倾向于

作为时间的艺术，通过时间延展来推动情节发

展，空间在其中的作用就是为具体的一个情节点

提供场景支持。但《天堂客人》对时空关系进行了

置换，不再以时间来带空间，而是以空间来带时

间。空间被放大为叙述主体，时间在空间的呈现

中得以延展。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不仅各色人

等纷纷登场，而且将时间进行纵向延展，将不同

时空下发生的前情往事并置在同一叙述空间下，

这必然使得故事带上更多的言外之意。所以，从

主人公伏申一出场开始，小说便建起了影视叙事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动作，即构建起全剧的核

心悬念。伏申到底是什么人？他真的仅仅是因为

对沈甲妃的朦胧爱意而南下杭州，还是另有目的

的我党地下党员？他是真有梦游症，还是别有用

心的神秘托辞？不管怎样，他看起来就是那个为

了爱情独自来杭州的单纯少年，始终给人迷影重

重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浑然不知情

的经历者，一个串联读者阅读体验的视点人物。

但越是如此，越让人觉得他的故事没有那么简

单。事实上小说中不乏暗示，比如几个女性间的

神秘关联，伏申的梦和瞿玉郎的梦所关涉的身份

之谜，伏申“梦游”中的种种奇遇，等等，均暗示着

在表面的故事之下，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小说不

断在制造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又制造了一个

接一个的悬念，将读者的兴趣高高提起。而最大

的不确定性则体现在情境设置上，叙事对时间的

变形在这里被用得酣畅淋漓，相隔十年的两个时

间点常常无缝穿梭，因为并置而使叙述充满趣

味，拉满戏剧张力。这个真真假假的世界，表面上

风平浪静，背地里却风起云涌。

当然，真正的趣味来自独创性，好小说如此，

好的影视作品更是如此。要在大量类型化的创作

中脱颖而出，令人眼前一亮，必然有自己的与众不

同之处。人和人之间有太多相似甚至相同的东西，

但观点、趣味、情感往往是个人化的。怎样在个人

化叙事与普遍性叙事之间找到沟通的桥梁，是一

部好的作品必须去达成的。对一部具体作品来讲，

最直接的就是体现在处理作品命题上，即如何通

过人物、冲突及结局安排来呈现自己的价值观与

情感倾向。在《天堂客人》中，我们可以突出体会到

作者独特的叙述方式，及其所呈现的历史观。

《天堂客人》将历史观的呈现放置于一个立

体坐标系当中，这个坐标系由三条轴线组成，一

是作为故事背景的历史事件，二是作为情节载体

的生活场景，三是历史细节。

《天堂客人》同《上海公子》《六尺之孤》一样，

虽然故事所涉时间跨度均有10年以上，但核心

内容都聚焦于1945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仅有

一个宏观视角是不足以一探历史究竟的，这时作

为情节载体的生活场景就具有了重要意义。与其

他谍战题材作品着眼于正面表现谍战故事不同，

《天堂客人》将谍战故事隐藏到幕后，隐藏于职场

故事之下，而这个职场故事呈现了生活极为真实

的一面。因此，生活场景不仅是作为情节的载体，

事实上成为了内容本身：在历史摧枯拉朽的大背

景下，一份神秘情报关乎局中人的生死存亡，但

是在省党部，这最终成为一场“抓共党”的闹剧。

省党部费尽心机想要挖出内部的共产党员，却演

变成相互倾轧与内耗。谭杭丽愈尽忠尽责就愈显

悲情，这个美丽多情的反派始终令人同情，她本

可以与伏申一同成长，却在历史的错位中成为悲

剧人物。至于另一条轴线，即那些相关情节里出

现的真实人名与地点，最终使得上述两条轴线有

了极具质感的肌理，将关于历史真相的探究与思

考落到实处。徐洲赤将之概括为“天道有变”的历

史观，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人性之谜

我们知道，在影视剧创作中，人物塑造和故

事结构是相互依存的，故事的事件结构来自人物

在压力下所做出的选择和行动，人物则通过这些

选择和行动来揭示和改变。故事的终极事件既是

作者的终极任务，也是人物的最终抉择，这一切

都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情感和理智。可以说，人物

并不仅仅停留于情节之中，而是与社会和人性有

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影视作品中，人物往往

是故事的核心，具有多维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的

变化和发展，使得人物作为艺术品，在故事的怀

抱中得到永生。

《天堂客人》主题深邃，涉及个体命运与社会

历史的交织，以及在动荡时代背景下的人性探

索。小说通过伏申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结

束与个体心灵的觉醒。故事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再

现，更是对人性深层次的挖掘和思考。其他人物

形象也丰满而复杂，这种对人性多面性的描绘，

使得小说具有了出色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

当我们谈论某个影视作品讲的是什么时，我

们实际上谈的是剧本中的动作和人物。具体的人

物以及这个人物所做的事（动作），将成为作品被

影视化的基础。因此，当我们创作影视作品时，实

际上就是要明白人物需求，并将人物实现需求的

过程建构为核心情节。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物即

动作，而动作又可细化为外部有形的动作和内在

情绪。换句话说，当从人物创造的角度来谈论一

部影视作品的创作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个人物在

做什么，以及他内在的心理基础。

作为《天堂客人》的核心人物，伏申的心理演

变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他以懵懂少年的形象

出场，经历了与神秘女子在监狱相拥取暖的神奇

体验，这一刻可以说激发了后续所有剧情，从影

视创作的角度来讲，可以理解为是作为剧作起点

的诱发性事件。我们看到，在小说中，这个正经历

着少年烦恼的北平青年，心中因此埋下情感的种

子，这使得他不惜从北平远赴江南，而且在杭州

一待十年之久。期待与那位女子的相遇成了他心

理演变的起点，事实上也暗示了这个青年成长的

历程及其背后惊心动魄的故事。

杭州十年生活塑造了伏申的性格和价值观，

他目睹了混乱和无序，感受到了时代的无常。这

种社会环境对伏申的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促成

了一个青年的成长，这种成长当然与那个神秘女

子有关，或者说，虽然我们从字里行间已经明白，

伏申在南下之前早已目睹过神秘女性沈甲妃的

壮烈牺牲，但她作为指引伏申成长的“永恒之女

性”，却始终在伏申身边。小说为此给他创造了两

个层次的人物关系，一是女性人物，包括谭杭丽、

沈氏三姐妹、俏罗敷等人。这组人物关系表面上

跟爱情有关，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形象与命运，

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从侧面展示了伏申的成长

轨迹。通常，我们可以把影视剧剧情的发展理解

为由三个要素聚合构成的程式，即①通过各种事

件呈现人物的初始状态——②在各种事件中呈

现人物行动——③逆转、成长，作为结果的人物

新状态。这一层次的人物关系实际上解决了①和

③两部分内容，从①的平衡状态出发，到③的新

平衡建立结束。这是一个标准的影视剧本的结构

形态。第二个层次是书中的地下党员、特务等角

色，他们的行动和选择之间产生的互动和冲突，

是剧情或者行动线，是谍战叙事的真正基本盘所

在，正对应着剧作程式中的②这部分。两个层次

的联结点明面上是谭杭丽，她既是谍战故事中的

对立面一号，也是在爱情故事中动作的主动发出

者。这既为谍战故事增添了迷障，也展示了人性

的复杂性，平添了历史的慨叹。但背后真正总揽

大局的组局者其实是沈甲妃，或者说她才是不出

场的女一号，她是伏申一直在追寻的“女神”，是

伏申入局的关键性人物。谭杭丽则更像是在另一

端上的映射，是人生抉择中的另一面，历史巨浪

中的另一种可能。

可见，《天堂客人》中每个角色都是独立而又

相互关联的，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复杂而又真实

的社会画卷。这种人物塑造和心理描写，为影视

改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可能性。

空间之美

中国电影史上留下过许多以江南影像为表

现对象的经典作品。《天堂客人》同样创造了一个

“江南空间”，其对江南的书写，如呈现在影视作

品中，势必会形成一种视觉奇观，吸引观众的注

意力。这里的江南包括两个方面：作为精神空间

的江南和作为社会空间的江南。

作为社会空间的江南，在小说中呈现为历史

大背景下的众生相。它与作为精神空间的江南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互为映照。一方面，社会空间

是精神空间的现实呈现，是精神空间派生出的众

生相，另一方面，对社会空间的精心结构，又丰富

了作为精神空间的江南。伏申在杭州这一特定社

会空间的种种奇遇中，既有惺惺相惜，又有爱而

不得，更有“永恒之女性，指引我们上升”。作为动

作线的谍战故事因放置于这个空间而显得别有

意味，既因被爱情故事掩盖而显得扑朔迷离，又

因局中人深陷爱情而使情节更富质感，从而体现

出人的成长与选择。

伏申的身世之谜与身份之谜，其本质在于身

份认同。伏申对伏德魁和瞿玉郎的回避一去十

年，相应的是受沈甲妃的感召而来的十年杭州之

行。伏德魁和瞿玉郎、沈甲妃和谭杭丽，构成了奇

妙的对位关系，从而使人物的成长与选择从历史

叙事进入到人生之问。正因此，以下结尾一段就

很有意思：

“门开了，随着笑声，一个女子一手拿着封电

报，一手提着一小壶黄酒，出现在门口。伏申兴趣不

在酒上，抱起戴着鲜红色新肚兜的小角儿，往她怀

中一放，告诉她，他希望继续留在杭州。女子扬了

扬手中的电报，问他，到底在等谁？此时伏申的表

情很难描述，当然不过是沉默，而不是犹豫。人生

不就是一场等待，只是到最后，不知道应该等待什

么，等待谁。只是到最后，等待的是自己的灵魂吧。”

在此，作者无疑创造了一个作为精神空间的

江南，书写了“在人生最美好、情感生活最丰富、

能量最充足的年纪，把自己点燃，希望在至暗时

刻，闪现出最炽烈的如流星般的光亮”，是在最好

的年龄、在特定的时代，留下可堪追忆的“勇敢站

立”和“热烈奔跑”。在我看来，“血脉三部曲”书写

了江南的精神史，在《天堂客人》中，这个精神史

找到了一个可感觉可触摸的落脚点。这从小说每

一卷的标题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小说共分四

卷，分别命名为黄酒、梅雨、台风、潮信。第一个是

食物，后面三个都是天文现象。这是很有江南特

色的，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江南生活状态的表征，

也正是这些状态淬炼了江南的精神。比如小说中

反复提到的，如果有一天到杭州做客，遇上好客

的主人，千万要警惕黄酒，颜色诱人，入口极好，

但后劲极大，容易醉人，往往醉得云山雾罩，不省

人事，就像杭州女人。再比如潮信，小说结尾有个

细节，我看了其实是有点动容的，说的是谭杭丽

在春天约了伏申去大桥下看潮，沈乙嫔跟了过

去，就看到谭杭丽被大潮卷走了。毛教官跳入汹

涌的江水中救她，不幸一起消失在黄色漩涡里。

但作者马上又补充说，其实一开始，是毛教官猛地

把伏申往浪里推了一把，伏申一个踉跄，结果撞上

一旁的谭杭丽，谭杭丽猝不及防，往前面一倒，直

接被潮水卷走了，深感意外的毛教官只能跳江救

她。表面上看来，这是给一个传奇故事收尾，但恰

恰是类似这样的细节，读来总让人心情复杂，宁愿

放弃简单的善恶判断而进入人物内心，去直面在

一个特定的时空下个人的成长与选择。

结 语

《天堂客人》作为一部深具文学价值和历史

深度的作品，其影视改编的可能性和挑战并存。

从故事的趣味性到人性的复杂性，这部作品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主题思考。

影视改编的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原著的

文学性和视觉媒介的表现力。通过对《天堂客人》

中的人物、情节、主题以及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

改编者可以构建一个既忠实原著又具有创新性

的影视作品，通过精心设计的视听元素，有效传

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故事的情感深度。相信通过

精心的策划和制作，可以创作出一部既为观众喜

闻乐见、又富有个性特色的优质影视作品。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

《天堂客人》，王霄夫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5月

千年齐文化之火的当代传承与创新千年齐文化之火的当代传承与创新
——读厉彦林新作《齐风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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